
冰点周刊 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 / 秦珍子 版面编辑 / 李沛然
Tel：010-640983556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颁布的

五周年纪念日， 2025 年 5 月 28 日，中

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婚姻家庭编立

法课题组主要负责人、法学家夏吟兰因

病在北京逝世。

消息来得突然，以至于 6 月 1 日，

在八宝山公墓的告别仪式上，许多吊唁

者还没回过神来。在他们的回忆里，夏

吟兰几个月前参加了外地的学术会议，

几天前在和青年学者讨论书稿修改，她

还报名了 6月初的单位退休职工党支部

活动。

“平常叽叽喳喳的、未见其人先闻

其笑的人，突然就没了。”一位排队

进入告别仪式大厅的吊唁者说，“她才

68岁。”

约 200 人参与了夏吟兰的告别仪

式。和她一起坐着马扎学法律的 1979
级北京政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同窗来了。她的学生来了——在中国政

法大学，她教了一辈子书，曾获评“最

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来的还有

同事、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工作人

员、家事律师等。

“她是把男女平等的口号落到实处

的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 理 事 郝 惠 珍 回 忆 ， 夏 吟 兰 说 过 ，

“让应该看到的事被看到，应得帮助

的人被帮上”。她曾花了十多年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制定

和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薛宁兰回

忆，21世纪初，她和夏吟兰等 4名婚姻

法学者研究反家暴问题。他们去女子

监狱调研，与在押人员中曾遭受家暴

的妇女对谈。有些人经历了多方求助

未果，最终选择以暴制暴。还有些长期

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会帮助受害者反

抗施暴者。

“当时，公众对家暴的认知太落后

了。”薛宁兰回忆，那会儿的一个社会

共识是，法不入家门。夏吟兰也曾对媒

体回忆，许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私

事，社会力量不应当介入干预。

多次调研访谈后，夏吟兰和薛宁兰

等人加深了对反家暴的认识。薛宁兰

说，学者们意识到，反家暴法应该是综

合法、社会立法，需要多个政府部门介

入，采用多种手段。比如，受害人能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

关可以对家暴情节较轻、不予治安处罚

的加害人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等。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蒋月回忆，有人曾经质疑，反家

暴法是婚姻家事领域的法律，如果要

规定公安机关“干活”，是否合乎法

理。学者们通过调研，发现公安机关

的民警支持立法反家暴。“他们日常出

警也要处理家暴，如果反家暴立法，民

警出警和干预将会有更明确和充分的法

律依据。”

在推动反家暴立法的十多年里，夏

吟兰坚持去调研、对媒体发声、写学术

论文论证每一个法条的细节。她还为反

家暴组织当志愿者，为家暴受害者提供

法律援助。

薛宁兰形容，反家暴法最终靠学术

界、政府、司法机关等各方力量合力推

出，既借鉴了国际经验，也依托中国特

色——夏吟兰始终参与其中。

一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回忆，反

家暴法实施后不久，在课堂上，同学讨论

起一个很难依法解决的案例，气氛热烈。

这名学生记得，当时夏吟兰说，反家暴法

是试探性、试验性的法律，走出了第一

步，以后要持之以恒继续争取。

夏 吟 兰 也 曾 对 媒 体 说 过 ，“1 比 0
大”，意思是，尽管反家暴法在落地过程

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它标志着对家暴行

为的预防与制裁已经进入司法范畴，是法

治中国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级博士郑广淼觉

得，夏吟兰继承了她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老

师巫昌祯、江平的观点：法，有比没有

好。夏吟兰认为，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完

美的，先立法解决问题，将来再修正。

“即便法条不能完整体现她的思想，

她也不纠结，超越学术上的荣辱，选择先

写出来。”郑广淼说，今日的法条可能是

夏吟兰这样的学者 20年前的呐喊，“要把

社会问题法治化，需要学者先论证它，再

让大众接受它”。

除了反家暴法，夏吟兰还推动了禁止

性骚扰的规定和家务劳动补偿写进妇女权

益保障法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她主

持过教育部的性骚扰防治课题，在充分调

研、研讨基础上推出了性骚扰防治法的项

目建议稿。

薛宁兰说，婚姻法的学者需要有社会

责任感，有人文关怀，始终保持对新的社

会议题的关注。蒋月回忆，夏吟兰支持男

女同龄退休，希望女性在职场晋升、提拔

方面获得更多机会。

今年是反家暴法实施的第九年，全国

多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反家

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比如，青海省把家

庭成员以外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

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纳入保护范围，让

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能够得到法律的庇护。

一位教授写文章回忆， 2017 年讨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有人建议把婚

后所得共同制修改为婚后劳动所得共同

制，认为前者可能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

有人提出反对，一时争执不下。最后，夏

吟兰提出，中国农村大量出嫁妇女事实上

不能继承自己父母遗产，如果再剥夺她们

对丈夫遗产的共有权利，会使她们面临两

头空的境地，不宜作此修改。

夏吟兰曾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薛宁兰说，

她身上有种善于倾听、包容、平等待人的

气质，在团队中愿意博采众长，使得许多

人愿意信服她，长期密切地与她合作。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认识夏吟兰的

蒋月回忆，很少见夏吟兰皱眉头，她总是

积极阳光、爽朗亲和。作为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主持讨论

时经常让每个与会者都发言，再根据大多

数人意见作决定。

在学生们的回忆里，夏吟兰讲课激情

澎湃，中气足、声音亮，从来不用扩音

器。“干脆”“利落”“直爽”是旁人描述

她时的常用词语。

中国政法大学 2021 级博士贺万裕

说，夏吟兰上课总会精心打扮，她爱美、爱

花，会组织学生去春游、到自家包饺子。

贺万裕说，有次她给本科生上课，班

上一名男生指出案例中的错误。夏吟兰向

全班同学和这名男生道歉，并且修改了错

误。那个指出错误的男生后来说，老师的

这个举动改变了他内向、自卑的性格，影

响了他往后的人生。

一些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到夏吟兰

时，总说起她对学生的开放、包容。贺万

裕说：“这是夏老师除了知识之外，传授

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汉说，夏吟兰

去世后，学校几名青年教师聚首回忆，她

没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愿意给年轻学者

机会去参会、讨论、发言。

陈汉刚开始在中国政法大 学 教 书

时，和夏吟兰同在一个教研室，夏吟兰

教陈汉讲课的技巧，细致到板书的字

号、上课进度节奏。后来，夏吟兰在互

联网上看到学生梳理陈汉上课的“汉哥

讲婚姻法”语录，肯定陈汉说：“你是在

课堂上站稳了。”

几年前从学校退休后，夏吟兰报了一

门演唱课，还经常去旅游。她也会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参加婚姻家庭法相关的学术

会议。

在北京长大的夏吟兰，曾经当过北京

一家服装厂的工人，爱读中外小说，是

“文艺女青年”。1979 年恢复高考后，她

考进北京政法学院读书，当时的学校还没

配齐桌椅，学生拎着马扎去上课。一群法

学生和北京戏校，北京市歌舞团唱歌的、

唱戏的、吊嗓子的、压腿的学生分享一座

校园。

夏吟兰大二时加入法学家巫昌祯组织

的婚姻法兴趣小组。她曾回忆：“法律本

身是严肃的，但婚姻法是鲜活的，它综合

了太多交叉学科的内容，家庭学、伦理

学、人口学、心理学无所不包，特别吸引

我这样感性的人。”

而后，她在中国政法大学一路读到博

士，留校教书。她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在

基层调研妇女生存现状，她的理想是“用

自己的一生改变妇女的命运”。

郑广淼说，夏吟兰的工作不是对女性

格外关照，而是平等地保护家庭里每个成

员，无论男女老幼。她推动的反家暴法，

保护的也不只是女性。贺万裕也说，夏吟

兰曾提醒学生，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要兼

顾男性的权益。

“她的法学思想能跨越时代，不受社

会流行思潮的影响，是因为她只是从平等

的角度保护所有人。”郑广淼说。

夏吟兰学习、研究婚姻法的近半个世

纪，恰是当代婚姻家庭剧烈变化、新的社

会问题频发的时代。用一些婚姻法学者的

话说，社会吹的每一阵风，都能吹到婚姻

家庭法里。

蒋月回忆，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婚姻

结构受到挑战，“包二奶”、婚外情等社会

现象受到普遍关注。在 2001 年修改婚姻

法时，学者提议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法律

要更积极地去干预、解决，立法要更具有

应用性、操作性。

夏吟兰始终保持着敏锐。 2010 年，

她接受访谈时提出，正在关注辅助生殖技

术，如试管婴儿、代孕，“法律的回避不

等于问题的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规范，

且是亟待规范”。几个月前，她还参与一

档网络普法节目的录制，讨论的话题是：

当配偶天价打赏主播，另一半如何维权。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后来

举办“中国家事法实务论坛”，每年挑选

一个社会热议话题。郝惠珍说，论坛常聊

孩子、票子、房子，其中房子最常谈。后

来，这个实务论坛越来越火，每届都能收

到几百人报名。

“婚姻家庭是最敏感、最前线能感受

社会风潮的地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郝惠珍说，她发现这些年婚姻家事的案子

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影响越来越广。

在校园里，夏吟兰曾忧心，学生在选

择研究方向时首先考虑的是未来能有多大

的经济收益。“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觉得

愿意学习婚姻家庭法的学生不够多，进

入这个领域的优秀学生无法满足学科发

展的要求，甚至于一些优秀的学生在学

完这个专业之后最终又转向其他学科。”

夏吟兰分析，原因之一是，学生看不到

“钱途”。

她曾对陈汉回忆，老师巫昌祯即便到

晚年，也一直风风火火冲在最前线，为填

补法律空白去呐喊。她希望新一代的青年

学者能向巫昌祯学习。

她还有很多心愿。比如，她希望婚姻

家庭法在中国法学界有更多声音，法学期

刊能发表更多与婚姻家庭法相关的文章，

青年学者能编纂满足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

需求的婚姻法教科书。

几年前，中国政法 大 学 研 究 生 排

课，夏吟兰特意和陈汉说，当年面向研

究生争取到了两门选修课，分别讲婚姻

法和继承法，她希望陈汉“要坚守阵地，

不要弄丢了”。

夏吟兰：推动立法“1比0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除了寻找电子屏幕的坏点，在流水

线打工时，范开瑞还试着发现那些年轻

工人的痛点。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研究

生， 2024 年寒假，范开瑞通过求职、

面试进入上海一家微电子厂，岗位是

“电测”，一天检测 600 块屏幕，看近 1
万次闪烁。

他写下的“工厂日记”，有体检、

培训的经历，有吃住、娱乐的生活，也

有同寝室工友的故事。范开瑞在日记里

这样解释去工厂的动机：“察觉自己近

些年来愈发理论化，仿佛轻飘飘地在天

上，无有真切地生活。”

在 这 个 雇 员 近 万 人 的 超 大 型 工

厂，个子不高、言谈温柔的范开瑞有

一点特别。厦门工学院的大学生林欣

也在这家工厂找了份监督流水线生产

的寒假工，她回忆，范开瑞在培训时

就展现出“学霸”的特质，帮助好几

个工友通过考试。

和那些平均年龄十八九岁的工友相

比，范开瑞是年长的。当时，工人进厂

前要接受安全生产知识、规范操作、出

厂质量规范、产品信息等相关培训，还

要背熟 26 个英文字母。有些工友看不

懂英文单词，范开瑞帮忙解答；还有些

工友培训不认真，他给人补课。

范开瑞记得，工厂日夜班轮换，宿

舍从不开灯，因为总有工友正在补觉。

一位室友上班第一天就丢了无尘衣、无

尘鞋，旷了工，想找范开瑞帮忙推荐工

作。他在网络上搜到上海日结工的招聘

消息，室友夸他：“老哥你真懂，是不

是打了好多年工了？”

介绍范开瑞进厂的潘思 1990 年出

生，在机械制造厂、电子厂、芯片厂、

医药厂等当过工人。他说，有许多大学

生对工厂的生活感觉好奇，但范开瑞是他

认识的第一个真正进入工厂、在流水线上

工作的大学生。

潘思回忆，范开瑞对工人、工业园里

的小摊贩好奇，总会主动询问人家从哪

来，在上海待多久，回不回家过年。

这 家 工 厂 有 着 严 格 的 管 理 规 范 ，

错过一次消防培训都可能要重新面试。

范开瑞发现，这些规范在执行中有问

题，比如，工厂禁止在宿舍内吸烟，宿

管发现烟头后，只凭“指认”就能开

除工人。

“这是违法的，宿管甚至没有抓到工

友吸烟的现行，（工人） 可以走劳动仲

裁。”范开瑞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分析。

他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工人

和中介公司签劳务合同，没有工厂的联系

方式，离职也只和中介说。这种劳动关系

的层层转包会造成工人维权难。

范开瑞解释，他名字里的“瑞”字是

出生那年，家乡闽北难得下了场雪，父母

取了“瑞雪兆丰年”的好兆头。但在工厂

里，所有人都喊他“电测”。

“喂，那个电测，来把这些检验一

下。”主管喊他工作。

“电测，现在几点钟了？”工友问他

时间。

“电测干快点！”流水线上，一旦他速

度变慢，后面的工友无活可干，稽查组的

同事会催促他。但他干快了，同事也会

说，“电测干慢点，后面堆了很多了”。

等他离开工厂，“电测”这个名字就

转给下一个接任他岗位的人。

工厂里的人来了又走，流动性大，每

个月的离职率有三四成。他在流水线上最

经常听见的话是，“你爱走就走”。

范开瑞写在朋友圈的“工厂日记”受

到许多同学的认可，导师也特意阅读，表

扬这是与实践相关的尝试。潘思说，范开

瑞是工友的“嘴替”，让更多人了解他们

的生活。

2025 年暑假，他即将硕士毕业，论

文研究的是宪法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形象。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他明显感受到工人对

“受尊重”的渴望：有些人宁愿去小工

厂，因为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没有太多压

迫感。此外，他还关心工人的收入、能自

主支配的时间。

离开工厂后，中介公司以范开瑞工作

不满 7 天为由不给他工资。他用法律反

击，他发给中介长长的信息，阐述法条的

内容，说明最早签的合同是违法的。中介

没有回复他，他又通过 12345 系统申诉，

引用劳动法第五十条，称不发报酬违反法

律法规。

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受理了

他的诉求。他在日记中写道：“关键不在

于要到工资，而在于要提高中介的违法成

本，工人们普遍太吃苦耐劳而退让，不维

权使得中介肆无忌惮。”

不久之后，他要回一笔工资，却发现

被克扣了 133.5元。家人劝他算了，范开

瑞则认为不该退让。

再一次，他通过 12345系统申请劳动

监察，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发放。最后的结果是，有关部门介入，

“法条”战胜了“行业潜规则”。

后来，他教工友讨薪时应该搜集什么

证据，如劳动合同、打卡记录等，以及提

交诉求的合法渠道。一位工友说，他从范

开瑞身上学到了很多，以前白白被扣走不

少钱。一名大学生去实习突然被辞退，听

说范开瑞有经验，也请教他讨回工资和违

约金的法律途径。

范开瑞希望以后能继续做一些帮助劳

动者的事。工友遇到急事，他借钱周转。

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当志愿

者，定期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

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他记得，离开工厂的那一天，他把那

间很久没有打扫的宿舍做了大扫除：扫

地、拖地、整理桌面、清洁阳台、扔掉桌

子上堆放的饮料瓶、清空垃圾桶。他拎走

了 4袋垃圾，把新买的被子和床垫送给一

位河南工友——这位河南工友买的被褥太

薄，睡着不舒服，范开瑞说，“他比我更

需要这个”。

（应受访者要求，潘思为化名）

当一名法学研究生来到流水线

□ 李二丫

孩子刚上一年级时，
我看了眼课程表，惊讶地
发现如今的课程表跟我
20 多年前上小学时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体育课一周4节，艺
术课一周4节，美术音乐
各半，数学课一周 4 节，
语文课最多，一周5节。

看到几乎每天都有体
育课，我很高兴。

眼科专家经常说，现
在孩子户外活动太少、近
距离用眼太多，所以很容
易近视。教育部规定“中
小 学 生 每 天 一 节 体 育
课”，我所在的小城市也执
行到位了。

有一天晚上，孩子
在 搭 积 木 ， 我 随 口 问
道：“你们上体育课都玩
什么呀？”

小时候，大家最爱
上体育课，自由自在地
踢毽子、跳皮筋、丢沙
包。还有各种各样的捉
人游戏：老鹰抓小鸡、警
察抓小偷……记得每次捉
人游戏都会有一个赢了所
有“石头剪刀布”的幸运
儿，可以永不出局。

有时候啥都不玩，就
躺在操场上，看着各种形
状的云彩在天上飘 走 。
草坪上的青草很稀疏，
还有小石子，躺在上面
其实有点硌得慌。但那
种悠然闲适的感觉，我
至今还记得。

上中学后，每每读到
“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去
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之类的句子，
我总会想起小学体育课上的时光。

脑中涌起的回忆还没结束，孩子撇撇
嘴答道：“什么都不玩，光练队列。”

“队列是什么？”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就是练排队，向左转，向右转。”
“要练一整节课吗？”我还是有点不敢

相信。
孩子说，如果他们听话、队列练得

好，老师会让他们玩几分钟；如果练得不
好，就要练一节课。

“上体育课真没意思。”他总结道。
往后一个月里，我陆续问了四五个家

长，都说孩子不爱上体育课，因为不好玩。
我有点纳闷儿，为什么上体育课要不

停地练习排队？在和一位体育老师交流过
后，我开始理解他的苦衷——如果孩子在
体育课上磕碰、受伤，家长可能要投诉、
起诉、索赔……有的老师自嘲：学校成了

“无限责任公司”。
这些麻烦和压力逐级传导到一线的执

教者身上，或亲身遭遇，或有所耳闻，稳妥
起见，还是别“自由活动”了。

还有位体育老师告诉我，如今体育
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不允许“放
羊”了。

我记得小时候上体育课，做完热身运
动、跑完操，大家就蠢蠢欲动地盯着老
师，等他大喊一句：“自由活动！”大家一
阵欢呼，四散着跑去玩。教学安全和内容
科学都很重要，这种孩子们自发动起来的
机会也很重要。

也是最近，我偶然听孩子的同学说，教
学楼每层都设置了小监督员，禁止跑、跳，
禁止打闹，禁止坐到地上等。

我问孩子这是不是真的，他点点头说：
“不能跑，一跑就会被小监督员抓走。”

“抓走”这个严肃的词用在小学生身
上，我听得想笑，问“抓走干啥呢”？

“抓去罚站啊！我也被抓过两次。”孩
子不以为意地说。

他又补充道，大课间也要待在教室里
做操，“我们班的小班长可凶了，要监督
大家不能跑出去”。

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孩子得意地说：
“可是我每次都偷偷跑出去。”

“能跑出去吗？”我问，忍不住想象他
偷偷摸摸溜出教室的样子。

孩子的情绪又来了个大转弯：“可是
外面还有小监督员，专门抓偷跑出来的
人。我一次都没成功过。”

万万没想到，上个小学竟然要上演
“侦察与反侦察”。

最近几年，各地屡屡发布教育新政，
“每天运动两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
“课间15分钟”……能看出来，教育部门
在努力增加孩子自由舒展身心的空间，希
望这些努力落地时不要变形变安静。

“每天一节体育课”，最好别枯燥乏
味；“课间15分钟”，最好也别“重兵把
守”。从孩子的讲述中我了解到，在课间
或午休时间，他的同学不少会做手工、画
画、捏黏土、玩卡片等，看上去很安静，
却好像少了点什么。

如今，各地中小学体育课、大课间都
在探索创新、有趣的形式。有的教轮滑、
武术、民族舞，有的练田径、跳绳、大小
球。还有些学校、教师自创体育游戏，让
孩子们在尽情玩耍中塑造健康体魄和意志
品质。作为一名家长，我当然希望孩子
在校安全，却不想因为过分担心安全影
响了他天性的释放。呼吁我们做家长的
多些对学校、对教师的理解，别让教育
的每一秒都以安全为名困在监控摄像头
下。同时，无论是传承非遗还是面向国
际，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在未来的很
多个日子里，像我一样，被曾经快乐的体
育课记忆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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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者

5月28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几十名木匠工人在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中制作家具。 视觉中国供图

▲夏吟兰 受访者供图

◀2022年 3月 21日，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上完退休前

最后一课后，与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